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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序 言

教育界在新世紀面對的最大挑戰，不是各種制度上的教育改革，而是已

經默默進行、以電腦科技領導，在教育內容、教學方法、教師角色、師生關

係上影響T整體教育活動的變化。科技及電腦在教育上的影響可能會比任何

教育哲學理論轉換要明顯。在大家都認同現代科技的優勢的同時，有必要了

解其潛在意義。在大部分的西方已開發或開發中國家，電子資訊時代的來臨

已經是擋不住的情勢，電腦傳輸、商業貿易機制都必須依賴快速的傳遞與時

間之掌握。電子資訊的變革也影響到社會文化面，而培育掌控這些資訊及文

明發展的下一代的教育活動也受到影響。從網際網路（internet）於三十年前開

始發展，目的在於加速學術交流與溝通，到近期一些西方國家之課程改革（如

澳洲及紐西蘭），及科技哲學的反省，成為新世紀面對科技與教育關係的主要

議題。

筆者從教育是一項文化傳承之事業的立場，來反省現代科技對教育活動的

衝擊。未來是否有以電腦或電子媒體代替教師的角色之可能？抑或只將電子媒

體資訊及資料庫之發展與應用作為對教育活動有極大幫助的工具，基本上不會

對傳統教育理念、目標、教學內容與方法造成很大差異？還是會帶來知識概

念、教學方式及書寫典範上的巨大轉變？或許我們在短期看不出其變化，但在

長時間及漸漸的潛在變化下，教育作為文化傳承事業的理念是否要調整？這些

議題近來已經受到一些教育學及教育哲學界人士的重視，並提出討論，如以生

態文化為教育理想的生態教育哲學家包華士（C. A. Bowers）的理論，科技哲學思

想的發展，德雷森（Alan R. Drengson）、伊德（Don Ihde）、費雷（Frederick Ferré）、

馬修斯（Michael R. Mathews）等人的理論。下面嘗試就現代科技與教育的關係，

作深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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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電腦教育在學校

大約在18年前，美國蘋果電腦公司為了推廣其產品而發展個人電腦，並將

其推展到公立學校的教室中。經過多年努力，有了極受重視的成果。許多參與

推展應用電腦的教師都共認，電腦在「教學方式上是協助教師們尋求有效學習方

法，藉T科技能支援及激發在一個民主及多元化社會中各份子的智能、文化、

及教育經驗」1。尤其是自1985年以來推動的一項名為ACOT（Apple Classrooms

of Tomorrow）的計劃，至今仍在進行中，甚至發展到全球的其他國家，使得以

前只是作為學習輔助工具的電腦，現在已成為學校學習活動中必要及常用的部

分，從而改變了教學環境、教育活動及學生的學習風格。在此過程中，教師必

須調整其角色，如傳統教師的權威被削弱了，教師只是資料提供者或統計學習

成績者，他（她）們甚至無法解決學生在電腦技術上遇到的問題，有時學生對電

腦的相關技術知識比教師更豐富。

根據德懷爾（David C. Dwyer）對ACOT效應之研究2，隨T學校大量使用

個人電腦，教學情況產生了明顯變化，教室中的傳授活動原來以教師為主軸，

學生是被動的聽者及跟隨者；但在電腦中心的教室，科技成為教學的中心，教

師與學生是在分享教室中的活動，行動是出自學習者，師生之間的關係並不

如學生與工具，或學生與學生共同商討其學習活動來得密切。其次，個人知

識的獲得不再是依賴教師傳授或教導（instruction），而是藉T科技工具的建構

（construction），其重點在發現、探索與發明。教師地位在教室活動中不如科技

工具，科技工具成為知識建構、資訊提供、與專家溝通與合作，甚至思想創建

之主要媒介。科技已由教學之配角或作為評量統計、反覆練習之工具，變成資

訊權威的主要提供者了。雖然教師的地位降低了，資訊提供者的角色消失了，

但在ACOT計劃下的一些教師，在看到學生由於能使用電腦及其資訊來建構知識

的正面效果，也就能克服由其角色轉變所帶來的不安與困惑了。

因為電腦教學能跨越校際，教學形式極富彈性，並提供合作教學的契機，

在各層級之教學情境中備受肯定。卡德納斯（K. Càrdenas）非常肯定電腦科技在

大學階段之教學方式3，唯一的否定面是電腦「當機」時、缺乏傳統教室中師生互

動的感情交流、還有就是仍有少數拒絕接受新科技的教師之反彈。但一般而

言，科技在教學上已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說，科技在教學上的應用

是二十一世紀教育改革之典範4。

我們深入思索電腦科技影響下的知識傳授方式，電腦科技已成為現代生活

的必需品，也漸漸成為必要的教學工具，甚至影響T學生知識的形成，如許多

由ACOT發展之教學軟體，都已在學校課程中佔重要的地位，學生可以藉T電腦

與其提供的程式語言溝通、練習、甚至建構知識，像數學課程之Math Shop、

LOGO，語言課程之Writing Adventure，歷史課程之Oregon Trail，或設計課程之

Sim City程式等軟體。整體而言，這些程式是在將知識轉換成數位資料（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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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由學生加以組織、建構。所有的資料都明確、無歧義的儲存在資料庫

中，將知識分割成小部分，像是句子中的單獨字詞，然後要求學習者以一種直

線的思索方式將各部分重新組合，人類的經驗、文化都經由數碼輸入到電腦記

憶體或資料庫，而不是在人類的腦中。然而，教育工作者必須警覺到電腦知識

的深層其實具備T下列特性：

（1）資訊量愈來愈龐大，藉由超高速的電腦網路聯結，形成電子文本

（electronic text），又稱為超文本（hypertext）5，是一個龐大的資料庫。學生可以

選取、重組資訊成為個人的知識，理解文本。這些資訊一定會超過任何一位教

師所能認識的範圍，但是學生尋找指導的對象不是老師，而是網路。那麼，傳

統教育觀念中認為教師是資訊來源的想法可能要修正。事實上，教師在提供資

訊的同時，有責任教導學生選擇的原則及提昇其批判能力，網路資料庫並未具

備這種教師的功能。（2）由於數位思維是確定的、無歧義的，允許人們想像的空

間有限。也許有些參與ACOT的教師會認為，電腦教學可以刺激學生的想像力，

但筆者認為，電腦程式所載入的資訊是固定的、有一定程序的，學習者只能就

它所提供的方式與資料加以整理及控制，或重複使用。因此，表面上電腦程式

似乎為人們提供了廣大的創造或想像空間，但是人們似乎忽略了，經由電腦資

料創造的世界只不過是在電腦程式設計者所控制之下的世界。面對各種教學電

腦程式，學生似乎在應用其想像力重組資料，由此表現為一自主、自由及獨立

的主體，但是在無法改變或新增任何資料的情形下，這種電腦科技只是給予學

生一種可以自由作業的幻象，事實上，它非但沒有使學生更自由地發揮想像及

創造力，反而限制了學生的自由創造能力。（3）利用電腦科技形成的文化模式只

是在資料讀取之間，電腦不接受歧義性的思索形式，更不存在模糊的字義，其

文化結構就完全存在於人類思維之外，人所能做的，只是決定選取甚麼資料而

已。我們似乎是在創造文化或歷史，但實際上，這些文化或歷史是與我們的過

去、我們的傳統毫無關係，只是一些個人對外來資料的重組而已。過去與現在

分離；個人也與其他人分開。（4）電腦本身沒有創造力，只靠外來輸入的資訊，

所以其資料庫是固定的，我們似乎有力量自由控制、整理、處置這些資料。但

事實上，以目前電腦科技發展的成果來說，除了藉由已存入電腦的資訊之外，

電腦無法自己創新資料。我們無法更改資料，或創造會思想、會創新的電腦，

即使人工智慧的研究成果也還沒進步到能創造會自己思想的電腦，因此，它無

法完全代替能因勢制宜、隨時變化、認識與了解不同學生之樣態的教師角色。

（5）電腦科技程式語言愈是通用，則愈是抽象，也就離開真實生活愈遠。各種程

式設計的電腦語言都是以數位表示，數位是一種普遍抽象的語言，它不在傳達

實際發生的真實事物，其組合而成的知識也是抽象的，與個人生活、文化、歷

史、傳統也就沒有關係了。學生追求知識的經驗不再是所謂的「手動」（hand-on）

經驗，而是理性的、邏輯抽象知識，具有文化中立的特性。（6）無論電腦程式多

麼創新，具有多麼「使用者友善」的內容，它總是人們之設計及人們思想的輸

入，電腦不會創作，也不會自我表達，更沒有價值體系，但是程式設計者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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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將自己的價值體系或文化偏見，以隱性或隱喻的方式表達在其設計的程式

中，再怎麼客觀或中立的著作者，在其思索程式語言時都無法脫離其個人的價

值背景6。

若我們贊成並且支持電腦科技應用在教學方法上，我們除了要認知ACOT

或類似的教學計劃實施之成果之外，更應該認識到上述電腦科技應用上的特

性7。生態教育的理念在面對上述電腦科技之特性時，有T相當困擾的問題，包

括科技表面上的中立性；與歷史傳統之脫節；個人自由創造力的限制；因為

設計者之背景強化了事物的某些面相，而忽略了其他面相，也疏忽了整體及

關係之認識，使學生歸屬於抽象語言社區，致令其無法把握「真實」（real）的意

義。

三　師生關係之變化

數年前一位美國大學的副校長來台灣訪問並發表演講，主題是面對科技挑

戰的高等教育。講詞中極力推崇電腦教學、網路資訊以及電子郵件使用在教學

上的方便與優點。當時筆者提出一個問題：教育活動的重點之一是師生關係的

建立、人際關係的培養、面對面的教導，若借助電子郵件傳遞課業可能不會有

問題，但若在師生不見面的情況下，將教導與溝通都經由通訊方式進行，那麼

建立師生關係的機制在那 ？無法面對面的交流互動，如何認識學生甚至了解

學生？如何建立或加強人際間相處之道？在沒有面對面接觸下，倫理規範的建

立如何可能？問題提出之後，副校長避重就輕地回答：對某些在面對教授時顯

得不自在，而且不敢當面透露事情的學生而言，以電子郵件比較能自然及開放

地與教授溝通、討論。

也許我們面對的是更嚴重的問題。若單就高等教育而言，由於學生可以自

己做判斷，擁有某些理論及了解，藉T電子媒體來實施的遠距教學或空中教學

等形式確有其優點；但是在中小學階段的教育活動，這種以科技主導的教學方

式，明顯與傳統以建立師生關係為主的人師教育理念不同。這時，師生之間相

互的認同產生差距，教師是誰？相對的，學生是誰？雖然在上線教導（online

teaching）的電子傳媒上可以自由討論，卻未能當面就教或交談，師生關係若至

此，那麼人際間就只剩下抽象的關係了。

我們若將人格教育作為教育活動目標之一，則在中小學階段，教師的角色

模範或面對面的教導是必要的。以上線教導的教學方式，是否能有人格教育的

功能，在新世紀強調電腦教學的情況下有必要檢討。在廣泛使用遠距教學的英

國，也有教育哲學者就此提出警語。布萊克（Nigel Blake）8主張，上線教導不能

代替面對面教導，更不能作為教導兒童的主要模式，接受上線教導者必須先有

面對面教導的前在經驗（prior experience）9。資訊科技帶來快速、方便、廉價的

資訊，未必能動搖教育中師生必須面對面教導的價值。電子科技在高等教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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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發展上的應用，由於學生已經具備面對面教導的前在經驗，並不會引起責

難；然而，其是否適用於中小學階段的教學，尤其是人格的教育，是會引起質

疑的。

四　生態教育之省思

不論是前任美國總統克林頓（Bill Clinton）在1996年的就職演說，或英國首

相布萊爾（Tony Blair）在Connecting the Learning Society的前言中，都強調要重

視教育，指出二十一世紀的學習目標。前者將目標設定為使所有美國兒童到新

一世紀都具備「科技讀寫能力」（technologically literacy）或上網能力；後者更寫

道：「到了2002年，所有學校將以超高速網路連結，不需付費，將訓練五十萬教

師；使所有兒童能具備IT讀寫能力（IT-literate）。」bk這些對教育的期待，雖是來

自英、美，但也引發全球各國紛紛將電腦讀寫能力作為教育改革的主要課題。

如紐西蘭在1988年推行的課程改革，其目標是培養學習能力，其中一項是電腦

讀寫能力（computer literacy）bl。也因為注重培養取得資訊的技能，忽視智育的

根本意義。智育的目標在追求知識或真理，而真理是要靠批判敏感性及文化上

的廣面的培養bm，這些不是藉由電腦指令能給予的教導。

其次，龐大的資訊藉T網路傳達到全球各地，因此，網路語言只在小部

分有一些調整之外，就必須是全球網路的共通語言。學校因應培養全球化或

具備國際溝通能力之學生的要求，更要培養學生之國際語言溝通能力，也成

為課程改革的一項必要任務。語言與文化不可分，學習語言也同時學到使用

者的文化，西方文化之世界觀藉由電腦語言傳布、擴延到全球應用電腦的人

口中。

為了參與全球化經濟活動，一些第三世界國家也正積極地介入電腦教育的

園地，即使人力及物資較為貧乏的地區，也期待走向全球化資訊流通之領域bn，

但這些地區的人們所進入的資料庫，都是西方人士所設計的，即使想要表達

本土的文化資料，也需透過西方的思索方式才能傳達，它們藉T語言的導引

功能，接受西方的社會化經驗。大量新資訊呈現T西方社會、政治、文化的

世界觀，而本土的傳統社會價值、個人記憶及主觀信念漸漸被西方客觀知識

取代，個人智慧、思索、判斷、選擇等能力也被程式語言之應用或輸入指令的

技巧取代了。將國家或地區推向使用同一語言及心靈思路的全球性網路社區

當中，生態文化教育所重視的區域性的、非書寫文字形式的教導，因為無法

翻譯及數位化輸入電腦，往往很快被邊際化（marginate），不屬於教育課程之主

流了。

再者，生態文化教育學者主張一些具有生態意義的知識。除了透過印刷文本

傳達知識之外，更重要的是藉T世代相傳的溝通方式、以口語傳遞、面對面

的教導bo。家庭教育或人師之潛移默化都是利用這種——如說故事——的形式

第三世界國家的人們

進入的電腦資料庫，

都是西方人士設計

的，即使想要表達本

土文化資料，也需透

過西方的思索方式才

能傳達。大量以英文

為主的新資訊呈現T

西方社會、政治、文

化的世界觀，衝擊T

本土的傳統社會價

值、個人記憶及主觀

信念；而個人智慧、

思索、判斷、選擇等

能力，也被程式語言

之應用或技巧所取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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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達理念及倫理規範bp。在文字書寫之技術發明之後，一些口語傳達的教導意義

或被書寫文字取代或消失了。雖然在中世紀有人提出用手書寫的文化是否會被

印刷文本或書籍取代的問題bq，但結果是以手書寫的文字成為藝術品，印刷文本

卻擴展了人類知識之範圍，並成為更快速、價廉的知識傳達工具。電子文字的

出現，尤其以數位建構的數碼，更將我們識字者尚能熟悉使用的書寫文字轉變

為只有少數專業工作者能認識的數字。換言之，書寫文字典範是否有一天會被

數位電碼典範取代呢？那麼，從口語抽象成為文字，更進一步抽象為數碼，許

多在書寫文字，甚至印刷文本階段尚能了解的人文意義，經過科技的轉變，便

喪失其意義了。這是否就是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在反省科技時，提出科技

性——自設框架（enframing）br的意義呢？科技帶來儲存資訊及引用的方便，但

也使得我們愈來愈走進科技造成的框架，或愈來愈不能了解數位化電碼所帶來

的知識了。

五　結 論

現代科技影響到現代人生活的幾乎每一個面向，自然也影響到人類文化傳

承的教育工作上。在二十世紀後半葉，現代科技無所不在地顯現在各種教育活

動上，甚至取代了一些傳統的教育意義、教學方法。若科技的發展佔據未來教

育的主要部分，那麼在更廣泛地應用科技的同時，也有必要提出一些警惕。本文

以生態文化教育的觀點，對現代科技的過份使用提出反省。

學者對現代科技在教育上的意義，有兩類論點：一些人認為電腦科技不會

在根本上對教育造成重大改變，他們認為電腦教育或數位知識影響到教育的基

本理念不多，並且在教學設計及方法上，因為資訊取得方便、有效、廉價，反

而可以說對教育工作有莫大助益。尤其在遠距教育或成人教育方面，透過網路

克服時空之界線，將知識普及地傳送到各地，使全民教育的理想容易達到。溝

通與通訊的便利，促進新知識或理論的溝通，共同討論與研究，進一步使人類

知識更快速發展，這是相當樂觀的立場。

另一方面，有一些較為激烈的主張認為，電腦或網路作為教育媒介會對教

育活動產生重大衝擊，我們必須發展新的知識論、新的文本概念、知識權威的

轉移、教學方法的變化、及知識的再現模式，如電腦圖像、虛擬實境等來適應

新形式的知識或思考模式。這些改變表面上仍是表達T現代科技在教育活動造

成之正面改變，並沒有從教育活動的三個條件：即師生關係、教學生態圈及文

化傳承等方面去思考。

若我們從「教育」概念的根本意義或目的反省，教育應該是一項文化傳承的

事業，再深入探討使用電腦或網路的教育活動，我們就會思考到上述各點。電

腦知識的特性、數位化資訊、教師權威的消失、師生關係的改變、電腦讀寫能

力的強調、全球化一統的知識體系形成又一次的文化帝國主義、甚至全人類書

面對電腦知識的特

性、數位化資訊、教

師權威的消失，全球

化一統的知識體系形

成又一次的文化帝國

主義，我們就必須發

展新的知識論、新的

文本概念和教學方法

來適應新形式的知識

或思考模式。若教育

是一項文化傳承的事

業，那麼，在資訊時

代中，文化教育或文

化傳承的位置將在哪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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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文字典範的轉變，以數位電碼代替書寫文字的知識系統等，有些雖然不會在

最近的將來成為事實，但仍有其可能性。那麼，文化教育或文化傳承的教育位

置將在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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